《格魯派教義之實踐》

見悲青增格西 述
雖然今天所講的標題為「格魯派教義之實踐」，但是大家不用把它想成格魯派之特色，我只是將格魯派最提倡的部分講出來。雖然標題是教義與實踐，但今天講得非常簡單，就是學習。到底該如何學習？我自己認為格魯派祖師─宗喀巴大師在其著作《菩提道次第廣論》中，一再強調聞與思是最好的修行。而且對初學者來說，尤其是沒有經過聽聞階段的人來說，聞是最好的修行。當達到聞所成慧，思就是最好的修行。總之，聞與思也是修行。
要達到「八萬四千法門，無一法可以捨棄，都是所修的內容」之認知，必須透過廣泛聽聞、思惟。最終不僅要將一切佛典的內容用在自己的修行上，而且即使是一座間，即使是修五分鐘，也必須將一切法收攝在一起修持。
因此，這當中的次序是：剛開始時，不能把聽聞佛法當成只是聽聞，不是修行，這個在《廣論》中有說。《廣論》一再強調，對我們這樣沒有聞過法之人，或沒有達到聞所成慧的人來說，聞法是最好的修行。第二階段，以《廣論》的說法，要將一切聖言現為教授。「現為教授」就是指南，意即佛陀所說的每一句話，它的內涵對你而言，都是指南、都是唯一的、無上的。這裡的「唯一」、「無上」並不是排斥其它說法，而是所有教言都是唯一、無上。像我們看《阿含經》時，就可以說它是無上、無等等，讀《般若經》也認為它是無上、無等等。如果《阿含經》與《般若經》的內容不同，當然就不可以講這樣的話，但是二者並非如此。其實所有教法很像數學的加減乘除，說加法、減法是無上、無等等，那麼乘法、除法也會是無上、無等等，彼此間並沒有衝突。要達到這樣的認知，就必須廣聞、廣思。一再訓練聞、思，將培養出把一切教義歸類至某一點上，如此便能將三藏法典的一切修行在一座間完成。種敦巴尊者曾經讚嘆他的師長—阿底峽尊者，說：「除了我的師長，誰能夠在一座間將一切三藏佛典全數修出！」許多教法表面上看過去別別不同，各部、各派有自己的說法，有多種修行次第，但是說穿了，其實都是一樣的。能夠達到這樣的認識，一切教典都可在一座間修出來。我們一般人是很難有這樣的修行，但是噶當派的祖師大徳就做到了。
那麼，聞思修的內容是什麼呢？西藏大藏經所涵蓋的內容，除了佛陀所說經及續、龍樹菩薩、無著菩薩等所著之論著外，也有藏地大德之著述。佛教不像外道，強調拔山倒海等氣力，會一再強調佛陀是全知，其無謬地了解解脫之道，既然如此，想要解脫者，一定要按照佛陀所說的法去修持才行。雖然所有的修行都是依據佛典，但佛陀的意趣難以理解。古代印度大德都是研讀佛經，但是所理解的各自不同，光是有部就有十八派之多，而且這些還是大的派別，若細分個人知見，則不可勝數。也就是，雖然最重視佛典，但是教義難懂，所以後人學習時，下手處便是學習龍樹、無著菩薩等二勝六莊嚴及十七班智達所著論典，以他們的解釋為標準。我們藏人很崇敬達賴喇嘛尊者，但是在三大寺討論經義時，若舉出尊者所說的話當引證，是會成為眾人笑柄的。以格魯派而言，可引為憑據的只有宗喀巴大師父子三尊的著作、古印度大德的著作，除此之外的，不足為憑。總之，我們學習時，絕對是重視佛典的，但是佛典密意難明，因此學習佛典時，會以二勝六莊嚴及十七班智達之論著為準，以他們的解釋來理解佛法義理。
但是二勝六莊嚴等論著也不容易理解。西藏佛法前弘期時，有許多藏地學者到印度學法，返回藏地後就弘揚自己所學，一時眾說紛云，漸漸就有自讚毀他等不良現象，後來寂護及蓮花戒論師到藏地，駁斥種種異說，釐清教法。後弘期時，同樣也因為異說並起，才去迎請阿底峽尊者入藏。也就是，藏地大德也有許多解釋佛法的論著，但是約可分二類：一類是純粹解釋，一類或可說是學法者的準則，學法者的知見是否正確，就看是否符合它所說的。後者，在前弘期是以蓮花戒論師所著之《修次三篇》為準，後弘期則是以阿底峽尊者之《菩提道燈論》為準。以後弘期來說，雖然藏地有許多派別，但是普遍都尊重《菩提道燈論》，有很多對《菩提道燈論》的解釋。其中，以格魯派來說，宗喀巴大師所著的《菩提道次第廣論》就是闡釋《菩提道燈論》的論著。
講題提到「教義與實踐」。所謂教，不只有佛經，也包含印度二勝六莊嚴等所著，連蓮花戒論師的《修次三篇》、阿底峽尊者的《菩提道燈論》等也包含在內。實踐方面，以菩提道次第言，好像有個次第─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，確實有個次第，但是從另一方面看，佛法的內容都是互補的，就好像一個圓，沒有次第可言，前面的內容會包含後面的內容，後面的內容也會包含前面的內容。如說小乘、大乘，大乘中有分顯乘、密乘，我們可能會認為小乘是小法，而密乘是最殊勝的。但是換個角度看，事實上，小乘所修的內容才是最大之法，因為它適合每一眾生修持，對初學者適合，大乘行者也必須修好它，密乘行者也不能放棄它。
總之，可以有三士道次第，也可以全部融攝為同一內容。如何融攝為同一內容？下以淨修歸依為例說。

《廣論》中，這裡的標題是「趣入聖教最勝之門—淨修歸依」。
什麼是歸依？佛法僧是歸依處，在藏文中「歸依」之「歸」是去的意思，「依」有依怙、保護之意。歸依有點類似現代的去投保—你去投保，它也能保你。很多人歸依三寶時，祈求的都是事事如意、工作順利、生意興隆……，像這樣的祈求，外道神祇可能都有辦法幫上忙，但是對於解脫、成佛，外道神祇就幫不上忙；要解脫、成佛，只能歸依三寶，而且佛法僧三者缺一不可。理由是，佛是示道大師，真正能保你的是法。佛只是示道—指引解脫、成佛之道，並無法將道直接拿出來給你，真正能保你的是法，如十善是一種法，行十善可保你不墮三惡趣，這就是十善之法保你的方式。又如你若證得涅槃之法，就永遠不再害怕三界輪迴，這是涅槃法保你的方式。而僧伽保你的方式是什麼？就好像一個人學習有其侷限性，根本學不到什麼，所以要去學校，有很多人幫你一起完成學習這件事，因此要歸依僧，僧伽是修行的助伴。

要進入佛門首先要歸依三寶。歸依後需受持學處，也就是歸依後需做什麼、或需守些什麼規矩。「學處」即是歸依進入佛門後的規矩。《廣論》引無著菩薩所著《瑜伽師地論》，說攝分中出，及教授中出二種。在此說攝分中所出。攝分中有二組內容，第一組是親近善知識、聽聞正法、如理作意，法隨法行。
初中有二四聚。初四聚中，親近善士者，謂如前說善知識者，乃是一切功德依處。觀見是已而正親近，由歸依佛即是歸依示道大師，隨順此之正行，即是親近示道師故。

講的是歸依，即依賴三寶，但是講到要守的規矩(學處)，卻是說要親近善知識。這會不會有點奇怪？就像先前講的，歸依佛即是歸依示道大師，即請佛講法，如此而已，沒有其他內容。如果你真的非常相信佛陀，很願意請佛講法，而你又生在二千五百年前，是佛陀時代的人，就直接依止佛陀。可是在現代要請佛陀開示就不可行了，所以說要依止善知識。
藏系非常倡言依止師長，而且需要視師如佛，或視師是佛。很多人就會覺得佛那麼偉大，師長雖然很重要，但是比起佛來，總是有差距，有這樣的想法。但是如果仔細思惟，光是依憑自力要讀通大藏經、通達佛陀的教法，不是件容易的事。若你說依止了佛陀，而卻不依止師長，那只會是空談，會變成空殼子。又或，你說依止佛陀，但是所行卻是跪在佛像前祈求生意興隆等，那不過是增長自己的貪念而已，與法不相符順。單單是祈求而已，沒有無實質內涵。去找一位師長，請師長解釋佛典，自己認真聽聞、再如理思惟，這才是有內容的歸依。我們現代人，在見不到佛陀的情況下，歸依佛即是歸依善知識，歸依佛與歸依善知識是劃等號的。要成功地歸依佛，完全取決於能否如理依止善知識。

因此，歸依後的學處，第一個是親近善知識。與歸依佛相隨順之行為，就是要親近善知識。有關如何依止善知識，在《廣論》親近善士一節有說。
聽聞正法及如理作意者，隨其所應，謂當聽聞若佛所說、若佛弟子所說法教諸契經等，及若作意何種所緣能息煩惱，即應作意。由歸依法，於教證法，應當現證，此即是彼隨順行故。

歸依法，一方面是要依賴它，最主要是要能得到它、現證它，而能現證它唯一的方法即是，聽聞正法及如理作意。「法」有許多不同的意思，如一切所知皆是法，有位大德曾說「法」有十種意思，但是可能不止，所以「法」的意思必須視前後文而定，這邊法指的是涅槃法。如前所述，你可能非常崇敬涅槃法，但你只是跪著、拜著、希望有涅槃法，虔誠心很令人感動，但是卻無實質內容可言，這樣是不行的。那要怎麼做？要做些什麼修行才最隨順法？以我們現在這樣的程度，最切合法的修行即是聽聞正法及如理作意。「聽聞正法」即是多聞，「如理作意」即是多加思惟所聞的佛法內容。總之，歸依法要有實質的內容，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多聽法、多思惟法義。 
法隨法行者，謂應隨順般涅槃法而修正行。由歸依僧，於趣涅槃補特伽羅應執為伴，其隨順行，謂應與諸趣解脫者共同學故。
法隨法行之「法」即涅槃法。若要隨順涅槃法，必須有修此涅槃法之僧伽為助伴，也就是要與走這條道的同伴一起，少去接觸與此道唱反調的人。這是歸依僧的實質內涵。

第二四聚中，諸根不掉者，謂根於境放散之後，意亦隨逐於境掉動，深見過患令意厭捨。
受學學處者，謂隨力受學佛制學處。
悲愍有情者，謂佛聖教由悲差別，故歸依此。於諸有情，亦應悲愍，斷除損害。
應時時間於三寶所勤修供養者，謂應日日供養三寶。

第二個四聚，前三者，主要都是自己必須在法上努力修持，第四者是供養。供養有財物供養、身語承事、依教奉行，其中以依教奉行為最殊勝之供養，其次是恭敬承事，最後為財物供養。這些也都跟歸依的內涵有相關聯。
前面談到歸依三寶若要有實質內容，必須親近善知識、聽聞正法等，但是要如理做好初四聚，要怎麼做呢？就牽涉到具後四聚—諸根不掉等。例如，你可能很喜歡親近善知識，親近善知識有很多方式，假設你親近善知識的方式就是請善知識去陽明山遊玩，這種親近方式就不是諸根不掉，是「諸根在掉」。

總之，一般的佛教徒也知道要歸依佛，要親近善知識，修行時，就是當成二個內容來修。但對會修的人來說，修歸依佛與修親近善知識，二者是一樣的，不是別別不同。其它修歸依法、修歸依僧也是一樣。
接下來我們談修是什麼？宗喀巴大師在《廣論》中說，所謂修，也有多種內容。藏文中「修」有練習之義，一再重複練習，就像運動員一再訓練一樣。不貪著今生，完全以涅槃、利生等為志作修持，也稱為修。如將心拉回、安住於善所緣上，不讓所緣行相跑掉，也是修。這些「修」，在藏文中，用語各各不同，但是翻譯成中文全是一個「修」字。宗喀巴大師在《廣論》中說，我們的身語意三門，特別是內心，皆與煩惱相順，所以所謂的修，就是一再將心拉回安住於佛法的內容上。因此，我們首先必須了解佛陀講了什麼？佛教的教義是什麼？我們自己的想法與佛法是完全不同的，如聖人認為諸法是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而凡夫則視為常、樂、我、淨，我們的想法與四聖諦的內容格格不入。因為我們身語意三門皆與煩惱同行之故，所以所謂修，就是將三門拉回與佛法的義理相符。要把身語意拉回，光靠鞭打是不行的。要想通道理，道理想通了，心自然就能夠拉回。因此，修行，首先要從聽聞開始。

如何修佛陀的教法？首先必須要廣大聽聞，先弄清楚佛教的教義是什麼，接下來才會有實在的修行內容。這個當下聽起來很有道理，但是事實上，許多人是很難接受這點的；或是認同這點，但說到這是個很重要的修持，就很接受。現在我們也常聽到「其實學那麼多沒有太大意義，重點是要管好自己的心」等，或是一個沒學過什麼佛法的人跑到山上閉關，因為是去閉關，大家就覺得他很厲害，稱他為「大徳」。這些都透露與聞思修次第相反的想法。真正的次第如《廣論》說，最初須先從他聞，聞法才是第一。當然你已經有了聞所成慧，再來最要緊的是思惟法義。當有了思所成慧時，就要好好的修。總之，宗喀巴大師要表達的是，世人的標準與佛的標準不同，世人會認為修行者要如何，修行者又不能如何，這與佛陀所說的修行是有差距的。我們所修的，是要依照佛陀所說的內容，而不是世人的標準。
修歸依所應達到的量是什麼？就是《廣論》一開始說到四殊勝的內容：一、通達一切聖教無違，二、一切聖言現為教授，三、易於獲得勝者密意，四、極大罪行自趣消滅。
首先先講四殊勝的意思。「通達一切聖教無違」之「聖教」即佛陀所說的法。此處如前所說，不止是佛宣說的，連龍樹、無著菩薩等二勝六莊嚴及十七班智達對佛經的解釋論著都包含在內。所謂「無違」，並不是輕鬆地說「大乘也好、小乘也好」、「不要互相攻訐，互相攻訐很不好……」。一般人以為，佛陀為了契合不同根基的眾生，所以講了八萬四千法門，因為有這麼多的法門，所以任何看法都有對的地方，因此就不要反駁他人的見解。這樣的態度容易包容相似法。就好像有人說1+1=2，你說對，另一人說1+1=4，你也說對。「通達一切聖教無違」之「無違」，說的不是1+1=2 是正確的、1+1=4也是正確的這種不衝突，而是經過專門研究後才講無違、不衝突。要達到對聖教無違並不容易，必須一再研讀佛經及龍樹菩薩等解釋，才能將三藏佛典現為同一內容。將三藏佛典現為同一內容、互不衝突後，再不斷訓練，漸漸就能達成「一切聖言現為教授」。「教授」就是指南的意思，且是唯一的指南。如認為《阿含經》是無上、無等等，《般若經》也是無上、無等等，《解深密經》也是無上、無等等，在內心生出如此定解，這就是聖言現為教授。講「一切」的意思是佛陀的每一句聖言皆是秘笈，因此經續等都是為修行心要。「通達一切聖教無違」、「一切聖言現為教授」是有次第的，要達成「一切聖言現為教授」，必須先達成「通達一切聖教無違」。因此剛開始時，就是一再研讀經論，經過這樣的過程，才會有一切佛典彼此確實無違的認知。
以上都還是在聞的階段，經過一再聽聞，便能「易於獲得勝者密意」。所謂「獲得密意」，即是獲得佛法精華。如果有人一再研究，最終得出佛法的真義即「諸惡莫作、眾善奉行」，對他而言，「諸惡莫作、眾善奉行」就受用無窮。然而《菩提道燈論》及道次第，將「勝者密意」定在三主要道—出離心、菩提心、空正見，雖然佛陀宣說了八萬四千法門，歸納起來就是這三個。獲得密意就是內心真正生起三主要道。雖然有其它典籍將八萬四千法門歸納為菩提心，但是二說並不衝突。對某些人來說，修菩提心即是一切，一切皆是在修菩提心；對有些人來說，修三主要道即是一切，一切都是在修三主要道。若是一位獲得密意者，一座間可修齊所有教法內容。像這樣的人，他修依止師長也就在修歸依佛，修歸依佛就是修依師，甚至諸根不掉等，也有歸依佛的內容，也有依師的內容。
最末是「極大罪行自趣消滅」。若是不重視聽聞，認為聞法與修行無太大關係，或是不認為一切正法都要聽聞，就容易有過失。若是認為聞法就是修行，在修行的過程中，抱持聞法極為重要的態度，其它負面的罪過就會自行消失。

雖然講的是《廣論》具有這四種殊勝，但是另一方面可以將這四個做為我們學習過程中所應依循的方向。透過一再聽聞，熟能生巧，就能達到「一切聖教無違」，再接再勵就能有「聖言現為教授」，更加努力後才能「獲得勝者密意」，如此就能將一切教言於一座間修持。
總之，佛陀的教言，無任何一法可以棄捨，沒有不須修持的。但是你自己若沒有讀通經論，光是聽他人講「三藏法典都不衝突、無論顯密都可現為同一內容修持」，是沒有用的。因為自己沒有想通，所以也就起不了作用。學法必須整套地修學。一再地學、一再地看，自己慢慢會整理出頭緒，會產生聞所成慧。接著又是聽聞、又是思惟，會產生思所成慧。要在一座間修持全部佛法內容，自己不經過這樣的聞思過程，惟屬空言。

聞思之時，三藏佛典浩瀚繁多，但是其中的精要都總攝於五部當中。五部是量論、般若、中觀、俱舍及戒律方面論著，在三大寺，學僧就是在這五部下功夫。通常一本書會一再重複學習，不喜歡換很多教本。如中觀方面，就只會挑一、二本書，一輩子就是研究它。在遇到難題時，才去參考其它論著，參考完了，也就放回去。會像這樣研讀、思惟。格魯派較具規模的寺院，其實講求的是一輩子學習經教，甚至不太贊同直接上山閉關。以一般人的眼光看來，聽法與上山閉關相較，會認為上山閉關非常了不起。但是三大寺會否定這樣的做法，因為根本沒有聞所成慧及思所成慧，就想達到修所成慧，聞思修的次第已經紊亂了。以培養一個精通教理的格西而言，必須學習二十多年，即使畢了業，還是會認為聞思不夠。這樣長時間學法，聞思都不夠，要能將一切佛法於一座間修持，現在有幾人能達？因此，為了利益大部分的人，必須提倡一再聽聞。若在聞思過程中結束生命，此生所行是最實在地將佛法內容作修持的實踐。

(2007年講於法光佛教研究所，2010年編校)

� 大乘的內容是適合佛教徒中大乘根器者修持；密乘，從它的字面就知道它的內容是不能隨便公開。如同各領域中皆有秘密，內政部有內政部之機密、外交部有外交部之機密等，佛法中的機密部分即是密法，它只適合佛教徒中極少數具修密根器者修持。因此，從度眾的範圍言，小乘就變成最大的，而密乘有其侷限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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